
《丑角爸爸》的多重张力

《丑角爸爸》是一部颇有美学嚼头的戏。它

不仅耳目一新地拿京剧丑角为题材，故事底本

显得别致，更在故事的述本——即叙述文本上

特立独行。它不追逐表层的视听修辞渲染，着

重在叙事张力的多重建构上用心、用功，从而

填补了当下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块美学短缺。

审美张力，即调动对立状态的美学元素，

使其彼此抗衡、互为映照、相反相成，从而呈

现出饱满的复合力量，生成立体的观剧感受。

《丑角爸爸》的这种审美张力，可从人物调

性的设计、叙述流程的编织、意义声部的集结

等层面得到印证。

一、人物调性设计的张力

在核心人物赵青山身上，性格系统的张

力、内心世界的张力，处理得格外醒目。在京

Q 剧舞台上，他是滑稽可笑的丑儿，是插科打诨

夏‘ 的佐料，是一幅漫画，但在拉扯女儿成人的艰

慕 辛岁月里，在赵都京剧团师弟师妹、徒儿们的

； 心中，却是大事的主心骨，沟沟坎坎的顶梁柱，

‘≮ 是生活里的一曲交响。丑角的舞台姿势，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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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腿弯曲、蹲地行走“走矮子”，但人生舞台上

赵青山的生存姿态，却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

子，面对窘迫的生存，不低头不弯腰，倔强到

骨头打断了，骨头茬子也要朝上立着。在父女

俩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他是嘴里叼着梳子给女

儿梳小辫，“掰块太阳给女儿怕烫着、掰块月

亮怕凉着”的慈父，然一旦碰触到他的内心疼

处，却又是一巴掌掴得孩子出走，逼女儿远离

生母的“狠爹”。他是台上的名角儿、台下的爷

们儿，也是借酒浇愁、犯浑胡闹的小人物。赵

青山这个电视剧人物，以夸张却也得体的性格

张力，重构了复杂况味的人性景观，让观众感

到新奇着迷。

赵青山如此，其前妻筱月红，也是这种二

律背反的人物建构。她是京戏里的青衣，青衣

一扮上，多是贤妻良母，而卸了戏装的筱月红

却“要为自己活”，任由小女儿光着脚追赶哭喊

“妈妈”，流着眼泪却也决绝地离去，为爱情割

舍母女之情。

还有新一代编剧徐刚的性格塑形。他是典

型的文科小生，儒雅情调、善良真挚，内心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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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着感情渴望，在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却也弱

不禁风。作为编剧，他把内心挣扎写进剧本，

在想象中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爱情并以此宽

慰自己的愧疚；作为男人，他被冷静理性的妻

子支配，在不顾一切去爱、一尘不染去爱的小

萍面前成为角色反衬。

徐刚的复杂性格系统，是一种难度较大

的张力建构，当他躲躲闪闪不敢道出爱情心

声时，当他胆怯地关上茶室的门，躲避小鹏与

一群混混的殴打风波时，这个人物的分寸感

很难拿捏，要让观众理解人性中的软弱和两

难选择的无奈，而不是仇恨人物，要让观众超

越简单的道德评判而升华至审美情感，需要

境界，也需要极高的叙事技巧，这一点，编导

和演员都做到了。同时，这个俊朗书生，也和

表面上结结巴巴、窝窝囊囊、草草度日，但有

着强大的男人内心和惊人的感情执著的皮小

球，形成了角色之间的结构张力，不禁令人想

起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中那些张力十足的

浪漫人物群雕。

正是这些在对立中搭建起来的人物，他们

性格的多重对抗与调和，既还原了真实生存的

复杂况味，也以其有意的张力布局，使人物有

立体感、有内在的美学品质。更深邃的是，表

达出了人性的外景观和内宇宙之间的纠结，道

出了人性在煎熬中向上的努力。

二、叙述流程编织的张力

这又是一部亦庄亦谐的复调文本。

幼时的梨花偷考剧团，赵明亮严防死守。

女儿苦苦哀求未果欲跳窗逃走，守候在窗下的

赵青山，手端茶壶一脸得意，最后以皮小球调

虎离山支走师傅为梨花解困作结。

这场戏看似搞笑，其实颇具深意。它以谐

谑的方式写出了悲伤，写出了婚姻伤害如何转

嫁为父亲对女儿梦想的戕害，写出了人生伤害

的某一个果常常会成为下一个因，写出了伤害

的后遗症，延伸到了精神分析的层深。

还有翠花为昏迷不醒的青山边擦洗、边垂

泪，边嗔怨、边唱曲，亦悲亦喜，亦庄亦谐，尽

显艺术张力。

《丑角爸爸》的复调张力又体现在写实与

写意的配置上。通篇以写实为基调，以慢热见

长，故事越到后半味道越足，到结尾，借祝寿

重戏，叙事上挥洒了大逆转，成为浓墨重彩审

美惊奇的绽放。

三、意义声部集结的张力

这部戏，在灰色的时代基调上给出了明亮

的旋律。我们处在一个马晓华们弄潮的时代，

但剧中高扬了小鹏、大熊、皮小球、婧婧在爱

情上的价值坚持，虽然剧中赵青山告诉女儿

“最靠不住的就是爱情”，但该剧的爱情景观给

足了观众靠得住的信心。

这部戏是柴米油盐的写照，更是对生存的

探底。

赵青山在剧中曾有一段关于丑角的主题

发言。窃以为是否可以不说?一是直陈主题的

发言总有裸露之嫌，会降低美学品质，自古以

来，高明的艺术往往是不肯说破的艺术。二是

在一部长篇电视剧里，若两句话就能把剧魂说

得明白，恐怕它的意义声部会失之于单薄。

其实，《丑角爸爸》整体故事呈现出来的阐

释空间远比上述发言要丰厚得多。就像片尾曲

中所唱：“一望中，你陪我走过人生的风雨兼

程，一望中，你恨爱全无留给我温暖的灯。”

结尾显示了全剧颇具想象、颇具动势、颇

具余韵的张力——当女儿、前妻、师妹同台同

心，用《贵妃醉酒》唱出心愿时，唤醒了赵青山

灵魂深处最幽微的记忆，他奇迹般醒来，喊出

融进生命的那一声“老奴在——”。

与其说这是故事里的生命奇迹，莫如说是

叙事张力设计的奇迹，是意义多重激荡的美学

奇迹。这个一生不屈不弯的丑角男人，正是他

人生选择的老奴，是富于尊严的生存方式的老

奴，这一大敞开的结尾似乎在叩问观众，我们

呢，我们为谁而奴?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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